
我与!诗情画意"

黄玉峰

! !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传
统文化还没有像现在那么重
视。上海教育电视台成立不久
就想打造一个《诗情画意》节
目来提高市民的审美修养。于
是与复旦大学联系。复旦电化
室的主任原来是复旦二附中的
校长，找到了我。我虽然爱好
诗画，却没有系统研究。出于
对诗画赏析上电视的好奇，便
欣然应允。
编导是夏江南。接着是找

主持人。过传忠老师原来是复
旦大学话剧团的台柱，朗诵演
说都行，一谈，很乐意。再找
女主持，凑巧过老师正在为宝
山电视台选拔主持人，又到复
旦大学女生中去挑合适的做后
备，共选了四位。现在中央电
视台的主持人劳春燕就是其中
之一。

电视台初创缺乏经费。要上
节目就得赞助，我向朋友拉了八
万元赞助。宝山电视台提供了录
制场地。没有专职的化妆师，就
自己涂抹。
最难的是稿源。开始我自己

写，那时才四
十多岁，精力
旺盛，废寝忘
食还能支撑。
实在来不及，
就请骆玉明、喻蘅、赵志伟、商
友敬、杨先国等好友帮忙，还发
动中学老师加盟，形成了一个写
稿的朋友圈。
当年没有提示器，主持人必

须对内容理解透。为保证节目质
量，录制前一星期，便去过老师
家对稿子。过老师妻子杨墨秋正
养病，在边上监听。哪里不顺，
哪里有误都会指出来。她是复兴

中学校长，过传忠是复旦附中校
长，他俩都是语文特级，夫妻既
是校长又是特级教师，在上海唯
有这一对。
《诗情画意》收视率不断提

升。我儿还在读初中，到时候便坐
在电视机前，
看到片尾出现
我的名字便雀
跃，还到小朋
友中炫耀。

节目整整做了六年多，出了
五百多期。
做到三百期时，借“民主党

派大楼”举办了一次庆典活动，
请了教育界文艺界书画界的人
士，夏秀蓉、黄若舟、刘德隆、
陈淳、肖雄、郑毓芝、杨学进、
颜梅华……唱歌，跳舞，朗诵，
说书，画画，值得一提的是请了
年资已高的胡邦彦、沈蘅仲来吟

诵，多少年没听到吟诵了，大家
都觉得新奇。若舟老师已九五高
龄，当场作书赠送来宾。
那时嘉宾没有出场费，至多

给一点车马钱。做节目的录制费
用也很少。
后来，我把播出稿编成《诗

情画意》《古葩今赏》。如今，很
多人提起《诗情画意》节目，还
记忆犹新，说给他们的诗画欣赏
起到了发蒙作用。前不久，还有
一位中年人拿着发黄的《诗情画
意》要我签名。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许

多参与者作古了，想起来不禁黯
然神伤，唏嘘不已。

充盈无比

的正能量! 使

人身上产生了

免疫力。请看
明日本栏。

十日谈
绿叶对根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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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母亲跳!慢三步"

喻文龙

! ! ! “一二三，
嘭嚓嚓。”年初
一上午，给 !"

岁的老母亲拜了
年，我扶着中风
初愈的母亲练习走路，进
行康复训练。
母亲的双脚有点不灵

活，特别是右脚抬不起
来，我用手握住她的双
手，面对面下着口令“一
二三”、“抬右脚”、“往前
走”。母亲很听话一右一
左，一步一步往前走。
“妈妈，您好棒！再来，
再来。”我一边鼓励她，
一边扶着她来回
走，就像在跳“慢
三步”。虽然没有
优美的音乐伴奏，
只有口令似的“一
二三”、“一二三”。但这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
是我生命中陪母亲跳的最
美的“一支舞”。
母亲是个“童养媳”，

刚满月就被我爷爷家抱
养，吃我祖母的奶长大。同
时我的亲姑姑也被送到了
别人家当“童养媳”。听我
母亲说，旧社会的童养媳
从小就是吃不饱穿不暖，
被虐待的多，可她却是例
外。用母亲的话说她二次
投胎找到了个好人家，是
个“有福气”的人。因为
爷爷是教书匠，是个文化
人。我父辈有五兄弟，母
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爷
爷奶奶视她为掌上明珠。

#$!# 年，我高中毕
业刚满 #" 岁那一年，母
亲就支持我报名参军保家
卫国，应征入伍了。儿行
千里母担忧。尽管我母亲
没有什么文化，但她一直
支持鼓励我在部队好好
干，我在部队一干就是
%& 多年，转业后分配到
上海工作。特别是近年，
母亲上了年纪，身体欠

佳，她总希望我能
在她身边。我也因
工作等原因不能长
久在她身边尽孝，
这也是我最大的遗

憾。但母亲对我从没有一
句怨言。

%&#!年 #&月，一向
硬朗的母亲突然中风，我
从千里之外赶回时，她已
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抢
救，当时医生说我母亲中
枢脑梗病情危重，让我们
有个思想准备：可能会全
瘫，好的话也会半瘫。看
到母亲时她已奄奄一息，
我心如刀绞。回到普通病
房后，中风的后遗症折磨
得她整夜睡不着觉，我守
护在病榻旁，三天三夜不
敢合眼。母亲的生命力很
顽强，加上医生医术高
超，妙手回春，终于挺了
过来，没有留下大的后遗

症。母亲之所以
能长寿主要就是
她心态好，乐视
善良，与世无
争，始终有颗平

常心。我与母亲约定，今
年一定要回家过年。因工
作繁忙，直到除夕前夜，
我才买到一张增开的火车
票，于除夕上午匆匆忙忙
赶回了老家。
今年春节，为了好好

陪陪老母亲，我谢绝了一
切应酬。一有空就牵着老
母亲的双手，扶着她跳了
一曲又一曲“慢三步”。

本版编辑∶祝鸣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42019年3月3日 星期日

/

我
的
老
师
高
式
熊

张
勤
贤

! ! ! !高老走了，我不觉饱含着眼泪，时
常回想起与高老在一起的情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朋友处觅得高

老的住址，便拿着印花贸然前往。哪知
刚坐下打开印花，高老立刻阴沉着脸，
说道，刻得像啥东西，要好好从头开
始，老老实实学传统，去临些秦汉印，
要走“印宗秦汉”的正道，还没弄清门
道，就去搞什么创作，会好吗？……高
老一顿十多分钟的痛扁，让我无地自
容，十分狼狈地逃出了高老的家门。骂
归骂，气归气，印还得刻，常常是一边
临印，一边想着高老的骂。随着时间推
移，学习的深入，也逐渐明白高老“骂”
得对，“骂”得有道理，从中品味出他
的一片良苦用心。高老的“骂”是为我
提供了一种帮助理解传统的路径和钥匙，于静思心悟
中寻求真正的自我。十年后，我的篆刻作品在西泠印
社、中国书协举办的专业展上多次亮相。#$$'年的
一天，我再次敲开了高老的家门。他看了我的印作后
大加赞赏，路子对了，才会有真正的进步。并鼓励说
道：运刀起落畅快，虚实相间，刀笔相融……临别时
又嘱咐有空常来坐坐。此后，我便成了高老家的常客。
因为我上班地方距高老家四明邨只有十分钟路程，高
老常常是散散步就弯进棠柏艺苑喝茶小坐，尽管当年
高老已近八旬，但他却闲不住，有时得知我晚上要值
班，就主动约好过来和我聊天谈艺。有时他会刻一方
印，每一步骤都会讲些自己的诀窍给我听。
棠柏印社成立后不久的一天，高老来印社聊天谈

艺，我开玩笑说：高老，我学篆刻以来，一直是自学
为主，从没有拜过老师，您愿意收我这个学生吗？他
听后大笑：好呀，我是求之不得，侬是
我拾来额一个学生。我说，老师既然同
意，那在什么时候举行一个拜师仪式。
他爽快地说，我不信这样的，这样吧，
我写幅字给你，作为见证，留个纪念。
说罢，从桌案旁的橱柜里拿了纸，写下

了“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
高”这副对联，又说，今天我没带印
章，侬给我刻一方印盖上，印送给我
作为纪念。至此我和高老才有了真正
的师生缘。

记得在 %&#(年闰九月那天，高
老在工作室阅读书籍中，偶然读到智
永《千字文》帖，一时兴起跟我说，
近年还没有用楷体一次写过这么多字
呢。于是我便准备好，字数算好，打
好格子。在那日秋高气爽，吾便一切
准备就绪，把高老接来工作室小叙，
见书案上纸墨笔砚一应俱全，高老便
说先试试吧。不多时就写了百余字，
他停下笔高兴地说，感觉不错，今天
肯定能一气呵成。
至中午时，高老为了抓紧时间仅

以简餐打发，也不休息继续挥毫。在
书写过程中，高老指着手中这本《千
字文》说：这里有几个句子颠倒了。
经过近六小时的努力，楷书 《千字
文》大作一字不差地完美收官。高老
放下毛笔，依然是神闲气定，我为他
点上了一支烟，喝了几口茶，只见他
看了一会作品后，连连点头自语道，
可以，可以，还可以。语气轻松而诙
谐，似乎是对自己劳作的肯定和褒
奖。
如今，恩师高老已驾鹤西去，但

他那风趣可爱、耿直豪爽、音容笑貌
让我铭记心间，他那为人、为艺处世
方式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江南早春即事 叶元章

一

杏花丝雨乱愁牵! 春恨无端又一年"

吟到夜阑人静后! 望江楼外月笼烟"

二

水村山郭树千条! 点染春光分外娇"

一角茅檐杏花影! 红妖娆胜绿妖娆"

三

不听龙华清晓钟! 半生行迹类飘蓬"

故园桃杏花千万! 尽在南窗一枕中"

四

折得日边红杏枝! 案头助我发清思"

故乡人物年年换! 谁向花前奠酒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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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人把豆芽菜，叫做如意菜。因
为，豆芽的形状，像“如意”的样子，
乃讨个口彩。豆芽，最是平常不过的
了，却也是有一些不平常之处。
小时候吃到豆芽，很不容易的。那

时候没有农贸市场，只有供销社。供销
社不是一般概念的商店，而是按照国家
计划而“供应”物品的一个地方。豆
芽，是鲜活的东西，难以较长时间地储
存，所以，供销社里一般没有豆芽出

售。要吃到豆芽，必须自己用豆子花时间来制作。这
之间的细节且不说，至少要有一定的时间吧？于是，
在我的记忆里面，吃到豆芽，一般是在隆重的节日。
换言之，吃到豆芽了，那就是一种隆重。
后来，改革开放了，允许买卖了。这也是有个过

程的。比方说，有的地方，养 )只鸭子属于社会主
义，养 (只鸭子就属于资本主义了。因为，)只鸭子
生鸭蛋自给自足，(只鸭子生鸭蛋就吃不完。吃不完
就要去卖，一卖就是投机倒把，就是资本主义。你雇
"个人干活，是个体户；你雇 !个人，就是资本家。
这是真实的历史。那么，豆芽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呢？
豆芽太小，被人看不上。于是，有胆子大的，就

自家多培养出一些豆芽，在路边卖。也算是打个擦边
球吧？买豆芽的路边，其实就是现在农贸市场的发祥
地。卖豆芽，看起来毫不起眼，却使一部分人先富了
起来。
但是，这个豆芽要做得好是不容易

的。一粒豆子，就是双子叶豆科植物的
种子。它的 %片豆瓣，就是子叶。豆子
发出来的长长的“芽”，其实不是芽。
芽是 %片子叶之间的绿绿的小东西。那么是根？也不
是，根只是那个长长的部分的末端。一开始的时候，
许多长长的部分的末端都有分叉，那个地方就是根，
分叉则是侧根。而光溜溜的“豆芽”的主要部分，也
就是食用的主要部分，是胚轴。所以，豆芽，不是
芽，也不是根，主要是胚轴。为了防止“豆芽”的末
端生出毛茸茸的侧根来，现在有了许多的办法。

#粒豆，含有许多的能量。以前的猎人和战士，
喜欢炒黄豆作为随身携带的干粮，就是这个原因。当
豆子变成豆芽，它的能量消耗了不少，却多出不少的
营养物质来。所以现代人要减肥，或防止肥胖，豆芽
是个好食物：营养丰富能量却很少。

知道了豆芽的这些，哪怕吃起来是如何的寡淡，
感觉上也应该是饶有趣味的了。上海人说得好：豆芽
菜，如意菜！

赶趟崇明买水仙
王士雄

! ! ! !元旦那天，妻要
我作陪，一早出门，
去趟崇明买水仙，我
悉听尊便：“好嘞，但
三天小长假，下午返
程长江大桥会堵车，早点
走，中午回。”
七点十五分，我们急

匆匆乘上地铁二号线，在
科技馆站六号门出口，是
申崇线一个集散地，上车
后，妻就滔滔不绝，津津
乐道，她在前哨农场待过
六年，对崇明岛情有独钟，
对崇明事念念不忘，聊起
崇明水仙，什么雅号“玉
玲珑”，什么六大特点，花
多，复瓣花，皱卷成簇；
花香，香气浓，吐
芯喷黄；花久，含
苞长，飘逸久香；
花大，形体大，层
层叠叠；花美，冰
肌骨，亭亭玉立；最大优
点，宜种植，不用雕刻，
这是妻喜欢的理由。还掰
着手指，跟我算，这次买
几个。农场老林捎两个，
舞友卢阿姨带两个等，共
#&个吧。
十点一刻，我们到达

了向化镇北港村百叶水仙
合作社，我国最大的复瓣
水仙生产基地。进门东
侧，那一刻，阵阵清香扑
面而来，有位姓施的花农，
彬彬有礼迎上前来“你就
是昨天来电的郑阿姨吗？”
“是的”，我爱人会心一
笑。妻可熟门熟路，有的
还认识，进展销大厅，有
崇明水仙传说、水仙种植
管理等 #$ 块宣传牌，十
分醒目，我边看边思，感
受着崇明水仙的发展之
路。“施家花厢”是种植
水仙的百年世家，如今，
注册成著名商标。县志记
载，百年前，崇明水仙，
因村多数人姓施，故“施
家花厢”遐迩闻名，是当
时上海种花的大家闺秀，

如今，是上海著名的传统
名花，与英国玫瑰齐名。
当然，追根溯源，崇明水
仙，种植悠久，距今五百
多年历史，可至明朝正德
年间，从那后，崇明水仙
花落花开，起起伏伏。今
年 ')岁的施克松，)%年
前，忙于生计，踩着脚踏
车，奔波在崇明乡村，收
购水仙花，目前，已发展
%*&亩，生产约 )*&万头
种球，同时，规划 )*&多

亩，建设美丽的崇
明水仙园。
真不凑巧，没

遇见这位掌门人，
却碰到他爱人，'*

岁的童阿姨，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头布裹着只露
脸，双目炯炯有神，皮肤
黝黑，从这张脸上，可以
看出一位奋斗者的勤劳与
开拓精神。
“快过来，侬讲抢辰

光早点回，资料用手机拍
摄，路上看，真笨。”妻大
声疾呼，我恍然大悟，“好！
来了！”径直奔过去，“十
全十美”、“八仙过海”、
“五福临门”、“福禄双全”
等产品，展现在我们眼
前，妻这也喜欢，那也
爱，不知所措，非让我参
谋拿主意，最终，还是选
#&个价廉物美的散装货，
童阿姨拎得清，特意抱箱
种球来，让我们挑个头大
一点，花头多一点的，妻
喜笑颜开，来一次值。
大厅往里走，哇，玻

璃暖棚，花团锦簇，一望
无际，花架上摆放水仙，
数以万计，含苞吐艳，翡
翠玲珑，韵味飘香，蔚为
大观。真是：借水花开自
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

暗香已压荼靡倒，只
此寒梅无好枝。我方
知不枉此行啊！购完
水仙，童阿姨盛情满
满，十分好客，奉送

两把水仙花，并邀去她家
买点山芋、大芋头等崇明
土产，最后，还送我们不
少小芋艿呢，妻说：“够
了，拿不动了。”我们满
载而归，手拎肩背，似跑
担帮的。

马不停蹄，赶路返
程，经长江大桥刚好一
点，避开了滚滚车流，我
们虽啃着面包，但心潮澎
湃，“施家花厢”仍在脑
中挥之不去，长江碧波荡
漾，崇明日新月异，崇明
水仙花，明年再相会！

! 高式熊先生书联


